土库曼斯坦参与中亚一体化的策略与挑战[footnoteRef:0]  [0:    作者简介：谢诚、杨友孙，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邮编201701）。] 

谢诚  杨友孙

摘要：土库曼斯坦在独立后积极寻求成为“永久中立国”，希望借助中立的外交政策巩固国家政权，同时为中亚地区带来和平。在土库曼斯坦追求中立的同时，其他中亚国家正推动着中亚一体化走向实践。基于国家利益、中立身份与最高领导者的决策，土库曼斯坦在中亚一体化的各个阶段制定了截然不同的参与政策，保证国家在中亚地区处于灵活地位。但是，由于中亚一体化前景不明朗，加之土库曼斯坦单一的经济结构与国内政权更迭，它在参与中亚一体化时面临巨大的现实挑战。倘若土库曼斯坦能够继续保持参与力度，合理调整对外政策与优化经济改革，便能在中亚一体化进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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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991年冷战迎来终结，作为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与土库曼斯坦五国陆续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在地缘政治的角度，中亚地区位处欧亚大陆连结之要道，被麦金德称作是“亚欧非大陆的心脏地带”，具有独特的地缘政治经济意义。苏联解体后，“心脏地带”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权力真空，中亚的地缘政治争夺有愈演愈烈之势。为避免外部势力在中亚的过度介入，凝聚中亚国家彼此之间的深度合作，中亚一体化思想逐渐传播开来。随后在哈、乌、吉、塔四国的共同努力下，1994年中亚经济联盟（Central Asian Economic Union）成立，标志着中亚一体化正式展开。截止至2022年6月，中亚一体化一共经历了启动期（1994-2005）、停滞期（2005-2018）与重启期（2018-）三个主要阶段。
土库曼斯坦是中亚地区综合实力居于中游水平的国家，一个重要原因是其自然环境相对偏差：卡拉库姆沙漠（The Karakum Desert）覆盖了全境80%的领土、强烈的大陆性气候带来的极度干旱使其农业发展受限，加之经济上对天然气等能源的过度依赖使得土库曼斯坦在国家综合实力方面存在明显短板。独立后的土库曼斯坦面临着复杂的周边国际形势，加上国内需要进行艰巨的国家、民族建构和经济重构，因而选择了中立国地位，希望通过降低国际事务的参与度以减轻外部压力。基于这种保守型对外政策，土库曼斯坦在中亚一体化过程中的不同时期采取了不同的参与政策。
需要指出，土库曼斯坦长期以来都是一个较为“封闭”和“神秘”的国家，外国人极难申请到土库曼斯坦的签证，并且该国的信息非常不透明，出版和新闻的限制繁琐严苛，使学界对土库曼斯坦的研究相当薄弱。[footnoteRef:1]因而既有文献鲜有直接讨论土库曼斯坦对中亚一体化的态度、认知与策略，而是通过土库曼斯坦的中立身份（包括中立政策）、能源贸易与最高决策层的视角侧面地反映相关问题。首先，土耳其学者Utku Yapici认为，土库曼斯坦的中立政策并不是导致其外交政策奉行“孤立主义”的原因，由于中立身份有利于国家政权稳定与维持能源贸易，因此这种中立政策在未来不会发生太大变化。[footnoteRef:2]芭芭拉·基佩豪伊尔-德雷克施勒则指出土库曼斯坦的“外交孤立地位”是通过中立政策自我“强加”的，目的是维护国家政权稳定，并减少外部国家对本国的影响。[footnoteRef:3]尽管这两位学者对土库曼斯坦“孤立主义”的看法不同，但都提出了该国中立政策对外交决策具有主导作用。因此，土库曼斯坦的中立身份是其选择是否参与中亚一体化的重要变量。 [1:  董宇：《迷雾下的内在逻辑 —尼亚佐夫的土库曼斯坦》，《读书》2020年第12期.]  [2:  Utku Yapici. From positive neutrality to silk road activism? The continuities and changes in Turkmenistan’s foreign policy, Journal of Balkan and Near Eastern Studies，Issue3,2018,pp.4-6.]  [3:  Barbara Kiepenheuer-Drechsler .Trapped in permanent neutrality: looking behind the symbolic production of the Turkmen nation. Central Asian Survey，vol.25,2006.pp.129.] 

其次，由于能源贸易是土库曼斯坦的经济支柱，许多学者关注到“油气外交”是土库曼斯坦对外政策的一大影响因素。张振国认为土库曼斯坦的中立政策有利于通过本国丰富的资源建设国家，达到“能源富国”的目的[footnoteRef:4]。土库曼斯坦前外长希赫穆拉多夫（Boris Shikhmuradov）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认为中立有助于本国吸引外资，发挥能源优势。 [4:  张振国:《土库曼斯坦缘何走中立之路》，《亚非纵横》2001年第2期。] 

最后，土库曼斯坦最高决策者（总统）的认知与态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土库曼斯坦对中亚一体化的态度。法比奥.德.莱昂纳迪斯的《土库曼斯坦的民族国家建设与个人崇拜：土库曼巴希现象》一书通过比较政治学的方法分析了“土库曼巴希”现象与国家建构之间的联系，揭示出土库曼斯坦总统的“个人崇拜”是维持国家稳定所高度依赖的“工具”，[footnoteRef:5]因而在考察土库曼斯坦的对外政策时需要从微观的角度，将最高领导人的因素纳入其中。 [5:  Fabio De Leonardis. Nation-building and personality cult in Turkmenistan：The TürkmenbaŞy Phenomenon. Routledge Focus, 2017.] 

以上三种解释为土库曼斯坦对外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中立身份是土库曼斯坦参与中亚一体化的前提，只有一体化与中立原则不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土库曼斯坦才能参与其中；能源贸易与经济利益是土库曼斯坦对一体化态度变化的重要原因；土库曼斯坦总统对中亚一体化的态度与认知对该国的“一体化策略”具有直接作用。基于这种分析框架，本研究主要分为四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从国家经济利益、中立制度和决策者的角度分析了土库曼斯坦对早期中亚一体化态度“冷淡”的原因。第二部分着重于描述中亚一体化受阻的经过与发展，同时解释土库曼斯坦在该时期对域外大国主导的一体化机制的参与策略。第三部分介绍了中亚一体化的重启与发展趋势，通过土库曼斯坦在三次中亚元首会晤中的外交实践总结其一体化策略的突变的动因与目的。最后一部分概括了第二次中亚一体化的外在缺陷与土库曼斯坦的内部短板，总结出土库曼斯坦参与一体化的挑战与前景。

一、土库曼斯坦对中亚一体化的早期态度（1991-2005）
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纷纷走向了独立。然而，独立后的五国却面临众多现实问题。首先是经济重构问题。在过去，中亚五国是苏联国家体系的一部分，没有相对独立的经济结构，这就导致独立后各国陷入“阵痛期”，工业及农业产品难以自给自足，经济形势持续恶化，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失业率持续攀升，亟需完成经济重构来实现发展目标。其次，中亚区域合作问题也愈发突出。以水资源领域合作为例，苏联时期中亚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水资源合作统一由苏共中央统筹安排，独立之后则是各国单独制定自己的水资源保护和管理政策，以保证本国水资源利益。但各行其政的结果，使五国在水资源领域的分歧开始暴露出来，在跨界河流水流量分配问题、水电站建设问题、排水问题上存在较大争议。[footnoteRef:6]第三是安全问题，后苏联时期的中亚地区局势动荡，恐怖主义、分裂主义与极端宗教主义盛行，而阿富汗的战乱、毒品和跨境犯罪问题更是为中亚地区安全带来不稳定因素。独立之初的中亚五国国内政治根基不稳，国防体制尚未完善，缺乏抵御三股势力的有效屏障。最后，中亚地区生态问题频发，主要包括水污染、核污染、工业污染与大气污染四个方面。[footnoteRef:7]其中水资源匮乏与水污染问题尤为严重，由于滥用水资源，咸海水量在40年内减少了75%，造成了咸海危机，对中亚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形成了极大制约。 [6:  Igor S.Zonn, Andrey G Kostianoy, Tatyana V，etal. Turkmenistan water resources policy in Central Asia：International context. The Handbook of Environmental Chemistry, 2018, pp.229-242.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25077192_Turkmenistan_Water_Resources_Policy_in_Central_Asia
]  [7:  杨恕,田宝:《中亚地区生态环境问题述评》，《东欧中亚研究》2002年第5期。] 

    由于地区问题的紧迫性，中亚各国领导人多次提议借助原有合作的基础，建立可靠的一体化合作机制来共同解决难题。在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倡导下，哈、乌、吉三国在独立初期就签署了《统一经济空间条约》，随后又于1994年建立起中亚经济联盟开启了中亚经济一体化。1998年中亚经济联盟更名为中亚经济合作组织，成功吸纳塔吉克斯坦的加入，实现首次扩员。在安全领域，哈、吉、乌、塔四国总统于2000年4月在塔什干签署了《保障本地区和平条约》，为打击中亚地区恐怖势力迈出实质一步，拓展了中亚一体化的合作范围。
作为中亚五国的成员之一，土库曼斯坦在独立之初就尝试对中亚一体化进行顶层设计。1992年中亚五国领导人进行了会晤，共同讨论区域合作方案，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建议建立一个“中亚国家联盟”作为加入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的替代方案。[footnoteRef:8] 但是，该方案并没有得到其余四国的积极响应，它们更倾向于在独联体框架内开展合作，这促使尼亚佐夫总统对四国同侪的信任感降低。一年后，由于独联体未能有效开展区域合作，中亚四国才决定建立属于自己的合作机制。 与此同时，土库曼斯坦开始对中亚地区主导的一体化机制“意兴阑珊”，常常游离于中亚多边合作机制之外。通过表1可以看出在中亚影响力较大的5个区域合作组织中，土库曼斯坦的参与率仅有20%，往往选择观察而不参与。 [8:  Sebsatain Krapohl ,Alexandra V. The region that isn't: China, Russia and the failure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Central Asia. Asia Europe Journal，vol.18,2020,pp.347-366. https://www.semanticscholar.org/paper/The-region-that-isn%27t%3A-China%2C-Russia-and-the-of-in-Krapohl-Vasileva-Dienes/72fc68001c4cd1653a0f4e884324c12316893144
] 


表1  中亚国家参与主要区域组织的情况
Tab1. Participation of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in major regional organizations
	参与国家
	独联体
（1991-至今）
	中亚合作组织
（1998-2005）
	欧亚经济共同体
（2001-2015）
	上合组织
（2001-至今）
	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
（1996-至今）

	哈萨克斯坦
	√
	√
	√
	√
	√

	乌兹别克斯坦
	√
	√
	观察员国
	√
	√

	塔吉克斯坦
	√
	√
	×
	√
	√

	吉尔吉斯斯坦
	√
	√
	√
	√
	√

	土库曼斯坦
	于2005年退出
	×
	×
	×
	√


（表格来源：笔者自制）

土库曼斯坦不积极参与中亚地区一体化机制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自苏联解体后土库曼斯坦继承了以加工为主的高度专业化与贸易依赖型经济，能源产业与棉花种植业是贸易出口的主要物质基础。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储量丰富位居全球第四，天然气贸易一度高踞全国出口额的80%。对土库曼斯坦而言，体量庞大的俄罗斯与中国才是其最大的能源贸易伙伴，而其余中亚国家由于同样具有较为单一的经济结构，发展水平欠佳，难以撼动域外大国的贸易地位。另外，土库曼斯坦独立后颁布了《关于土库曼斯坦独立和国家制度原则法律》，明确提出要向市场经济过渡。按尼亚佐夫总统的话说，“土库曼选择的是分阶段逐步改革现行体制的方针，这一方针的根本目的首先是要保持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安定。土不赞成......激进式的改革，不实行休克疗法，而是主张逐渐进入市场”。[footnoteRef:9] 这意味着土库曼斯坦的经济改革是渐进的、缓慢的，在短期内难以调整经济结构对中亚各国形成优势互补。 [9:  施玉宇:《土库曼斯坦的经济政策、经济发展现状、特点和前景》，《东欧中亚市场研究》1999第4期。] 

第二，从中立的角度来看，永久中立国身份对土库曼斯坦参与一体化组织有一定限制。中立外交模式是小国在大国权力斗争中寻求安全的一种策略，正如罗伯特·罗斯坦所言：“小国希望借助自己的‘小’来保护自己。如果小国面对问题能够保持不偏袒的态度，并能让大国相信自己对它们产生不了威胁，那么小国就能在这一场‘风暴’中保持安全。”[footnoteRef:10] 更何况，中立思想是土库曼人的历史传统，早在公元10世纪左右就已经产生了。土库曼斯坦在独立一年后便开始追求中立，1992年7月的欧安组织赫尔辛基峰会中，尼亚佐夫总统提出了“积极中立”（positive neutrality）的对外政策，作为追求中立的初步设想。[footnoteRef:11]1995年12月12日，第五十届联合国大会审议了土库曼斯坦永久中立问题，会议“承认并支持土库曼斯坦宣布的永久中立地位，呼吁联合国各会员国尊重和支持土库曼斯坦此一地位。” 土库曼斯坦的永久中立国身份对参与中亚一体化机制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是土库曼斯坦凭借中立政策在中亚地区建立起缓冲带，积极调停中亚地区冲突，与阿富汗、伊朗、土耳其等国建立了良好关系，保证本国在中亚地区的“独善其身”，降低了对中亚一体化安全功能的需求。另一方面，无论是在追求成为永久中立国的途中还是成为永久中立国之后，土库曼斯坦都严格地履行了国际法规定的中立义务，以中立政策指导对外政策。《土库曼斯坦永久中立法》的第四则规定：“土库曼斯坦不参与战争集团和联盟、承担严格义务或承担各方集体责任的国家间协会。”《土库曼斯坦宪法》第一章第六则也明确规定：“土库曼斯坦作为国际社会的完整主体，奉行永久中立的外交政策......不参加军事集团和联盟，提倡和平、友好地与地区国家和世界各国发展互利互惠关系。”因此，由于第一次中亚一体化的整合力度强、一体化程度高，具有一定联盟性质，需要国家让渡部分主权，使中立国家土库曼斯坦无法加入其中。 [10:  Robert H. Donaldson. Alliances and small power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11:  D. L. Smith. Breaking away from the Bear.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Carlisle, 1998.] 

第三，从决策者的认知出发，土库曼斯坦最高领导人尼亚佐夫对第一次中亚一体化的态度与判断偏向悲观。由于土库曼斯坦独立之初经济基础薄弱的同时油气资源异常丰富，极易沦为大国博弈的战场。因而从具体表现来看，土库曼斯坦不愿沦为中亚的“香蕉共和国”，反对卷入任何“不平衡的联盟”（lopsided alliances）。尼亚佐夫对于独联体框架内的合作也并不看好，不愿参加该框架内的经济合作组织，对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联盟或中亚经济共同体等区域一体化合作计划均采取观望态度。[footnoteRef:12]相较而言，土库曼斯坦更多参与了一些涉及问题领域更广泛的，一体化程度较弱的组织，例如联合国、不结盟运动、欧安组织、伊斯兰会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北约和平伙伴关系等国际组织或国际机制。 [12:  Charles J Sullivan. Neutrality in perpetuity: Foreign policy continuity in Turkmenistan. Asian Affairs，vol.4，2020.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03068374.2020.1826753] 

二、中亚一体化的受阻与土库曼斯坦的对外政策（2005-2018）
在区域主义浪潮席卷中亚的同时，越来越多域外国家开始增强对中亚的地缘力量投射，意图实现自身的战略目标。而该时期的中亚一体化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矛盾：狭小的国内市场与落后的工业能力一直是中亚一体化的短板，何况中亚还存在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对领导权的争夺、难以协调的货币政策、频繁的边界冲突等问题悬而未决。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亚各国主导的一体化“合力”不断削弱，逐渐被域外大国主导的一体化机制取代。
[bookmark: _GoBack]在此期间，土库曼斯坦的内外政策因领导者换届而发生过渡。2006年12月21日，土库曼斯坦最高领导人尼亚佐夫因心脏病去世，此后别尔德穆哈梅多夫（Gurbanguly Berdymukhamedov）正式担任总统一职。面对域外大国的介入，第二届土库曼斯坦政府重新审视了中亚地区权力格局，以国家经济发展为主线，在战略上寻求“大国平衡”，力图保证自身在中亚的灵活地位。
首先，俄罗斯力图成为中亚区域合作的主导力量。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主要通过独联体框架内的合作与中亚国家维持经济联系，但是由于彼时俄罗斯经济受到重创，导致独联体框架内的合作效果不佳。1999年，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共同签署了《欧亚经济共同体条约》，建立关税同盟以实现俄罗斯的进口替代战略。5年后，俄罗斯还以正式成员国的身份加入了中亚合作组织，进一步扩大其在中亚事务中的影响力。2005年，中亚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会议在圣彼得堡开展，会议认为中亚合作组织与欧亚经济共同体功能重合、成员国重叠，决定将该组织合并入欧亚经济共同体，这一事件标志着俄罗斯正式将中亚一体化纳入自己的战略轨道，以关税同盟为基础不断推进欧亚战略布局。
  对于俄罗斯所主导的中亚一体化以及欧亚经济共同体组织，土库曼斯坦政府并未对此表示参与的热情，这是由于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总统执政后积极恢复俄土关系正常化，取消尼亚佐夫时期制定的对俄“一边倒”政策的体现。2002年，土库曼斯坦发生了了针对尼亚佐夫的暗杀事件，为此尼亚佐夫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镇压运动，受到国际社会的激烈指责。为摆脱外交上的孤立无援，土库曼斯坦随即“倒向”俄罗斯，与俄签订一份长达25年的天然气贸易合同来换取俄罗斯对尼亚佐夫的支持，利用能源合作稳定俄土关系。[footnoteRef:13]土库曼斯坦对俄罗斯的“一边倒”政策损害了国家的中立性，因而第二届政府对俄罗斯主导的一体化机制较为敏感，主要强调与欧亚经济共同体保持经济上的联系。 [13:  Luca Anceschi. Integrating domes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making: The case of Turkmenistan and Uzbekistan. Central Asia Survey, vol.2,2015，pp.151.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02634937.2010.498231] 

其次，美国也将中亚纳入其全球战略布局之中，积极介入中亚区域一体化事务。2005年初，由于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与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事件使美国在中亚的利益受损，美国决定通过调整中亚政策，促进地区整合。随后，美国学者斯塔尔（S. Frederick Starr）提出囊括阿富汗、中亚五国、印度北部、中国新疆、俄罗斯南部的“大中亚计划”，代表在更广、更深的层面上参与中亚地区事务，并以此实现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制约。[footnoteRef:14]为消除中亚各国对该计划的疑虑，“美国不断强调这一计划的目的在于维护各国主权、独立、繁荣及发展，而不是将中亚地区作为各大国争相扩大自己影响力的竞技场。”[footnoteRef:15]在2011 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New Silk Road Initiative），提出在中亚地区建设各类基础设施，并帮助阿富汗融入中亚，进一步提升美国在中亚地区经济中的影响力[footnoteRef:16]。  [14:  王志远：《中亚区域一体化合作探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15:  曾向红：《重塑中亚地缘政治环境：2005年以来美国中亚政策的调整》，《外交评论》2008年第3期。]  [16:  Press Trust of India：US, India To Revive 'New Silk Road' Seen As Counter To China's Belt And Road Project, 2017.5.24, https://www.ndtv.com/india-news/us-india-to-revive-new-silk-road-to-counter-chinas-belt-and-road-obor-project-1697632，上网时间2022年5月1日。] 

美国并非通过建立一系列新的多边机制来参与中亚地区整合，而是继续沿用既有的或地理范围上涵盖中亚地区的机制，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北约和平伙伴计划、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等。面对美国抛出的“橄榄枝”，土库曼斯坦适当参与了部分一体化程度较弱的、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的机制。其它中亚国家也积极加入了这些组织，因为“中亚国家在美国主导的多边机制不会威胁到各国政权生存的前提下,仍是乐于接受各种收益的。”[footnoteRef:17] 此外土库曼斯坦还是美国里海能源倡议的主要参与者，该倡议试图鼓励其商业伙伴与土耳其、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土库曼斯坦政府之间统筹安排，制造跨里海天然气管道 (TCGP) ，削弱俄罗斯对该地区天然气交易的监管。[footnoteRef:18] [17:  曾向红：《美国对中亚事务的介入及中亚国家的应对》，《国际政治研究》2015第3期。]  [18:  Faiasl Javed. American relations with Turkmenistan after war on terroris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Pakistan Journe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1,2018. http://pjia.com.pk/index.php/pjia/article/view/2] 

最后，中国在进入21世纪后越来越重视中亚地区机制建设，通过上海合作组织、“一带一路”倡议等区域机制与中亚各国在安全、能源、经贸等领域开展了切实合作。2001年6月15日，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除土库曼斯坦外的中亚四国均参与其中，成为了创始成员国。就功能而言，“上合组织并未仅仅将地区安全合作的视野局限于反恐领域, 而是结合解决欧亚地区稳定与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以综合安全的视角恰当定位反恐斗争在实现地区安全进程中的作用。”[footnoteRef:19] 对于该组织，尼亚佐夫总统采取了观望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土库曼斯坦抵触中国的地区合作机制。前中国驻土库曼斯坦大使龚猎夫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与土库曼斯坦的中立性并不存在冲突，土库曼斯坦不参与的主要原因是尼亚佐夫总统对上海合作组织框架的经济合作效果表示不确定。尼亚佐夫认为一旦 “上海五国 ”壮大成长并向西南地区国家扩大合作范围, 土方将愿意参加合作。[footnoteRef:20] [19:  许涛：《上合组织建立预防地区冲突机制的实践意义》，《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12期。]  [20:  龚猎夫：《积极中立 世代安宁——透视土库曼斯坦的中立政策》，《国际问题研究》2008年第2期。] 

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总统执政后（2006-2022），土库曼斯坦对中国主导的区域合作机制的参与度不断提高，中土双边关系持续向好。2008年以来，中土“中亚天然气管道”工程陆续竣工，建成四条天然气管道线自土库曼斯坦直通新疆霍尔果斯，可向中国提供超过650亿立方/年的天然气能源，使中国成为土库曼斯坦的最大贸易伙伴。2013年9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土库曼斯坦，两国领袖共同签署了《中土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标志着双边关系提升到战略伙伴级别。同年，中国超越俄罗斯成为了土库曼斯坦最大贸易伙伴。2015年3月28日，中国正式公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展示了向世界全方位开放的决心。中亚地区是陆上丝绸之路“西出”的第一站，成为中国显示大国责任和外交主动性的重要舞台，是中国新亚洲安全观新义利观实施的首要地区。[footnoteRef:21]由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与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总统重视的“复兴丝绸之路”具有很高契合度，土库曼斯坦对“一带一路”倡议反应积极，利用能源外交、文化外交等手段推进战略对接。  [21:  袁胜育,汪伟民：《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中国的中亚政策》，《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5期。] 

在中亚国家主导的一体化受阻时期，土库曼斯坦以经济发展为优先目标，在中立外交的基础上选择性地参与俄、美、中等大国主导的中亚一体化机制，提升了本国对地区事务的参与度与积极性。整体而言，土库曼斯坦虽然重视大国平衡策略，但对中国的区域合作倾向性更高，客观上促进了中亚一体化合作范畴的延伸，也为日后重新参与中亚国家主导的一体化积蓄了经济动能。
三、中亚一体化的重启与土库曼斯坦的策略调整（2018-至今）
第一次中亚一体化的“破产”对中亚各国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中亚各国之间政治与外交关系持续走低，并且在民族、宗教、边界划分、水资源领域中纷争不断、难以弥合。中亚各国还确立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向，竞相与域外国家发展优先关系，使中亚地区由曾经的“一体化”走向另一个极端——“逆一体化”。[footnoteRef:22]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亚国家主导的一体化陷入了十余年的“停滞期”。 [22:  石泽：《中亚“逆一体化”给上合带来的挑战》，《环球时报》2013年5月9日。] 

直到2016年米尔济约耶夫（Shavkat Mirziyoyev）担任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为中亚一体化的重启带来重要契机。他宣布“中亚是乌兹别克斯坦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并致力于改变本国长期封闭的经济模式，通过经济改革的方式恢复与中亚各国间的往来，并努力修复与领国之间的关系。[footnoteRef:23]仅在2017年，米尔济约耶夫总统便访问了土库曼斯坦三次、吉尔吉斯斯坦两次、哈萨克斯坦一次，与各国签订了大量双边协定，通过与中亚邻国展开频繁互动的方式初步改善中亚五国之间的外交关系。[footnoteRef:24]随后，在2017年9月联合国大会第72届会议上，米尔济约耶夫进一步提出了定期举办中亚国家首脑协商会议的提议。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这样解释召开此次峰会的动机:“为了解决中亚地区的问题,我们不需要任何第三方。我们自己就能解决所有问题,这是我们在一起开会的原因”[footnoteRef:25]。在“乌兹别克外交”的推动与中亚五国关系初步恢复的基础上，第一次中亚国家首脑会晤（亦称为“中亚五国元首峰会”）得以顺利展开，各国元首政要就通信、贸易、运输等议题进行讨论。此次会晤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是2005年以来中亚国家首次举行没有外部国家参与的峰会，会议展示了中亚各国团结协作的意愿，可以被视为重启中亚一体化的“第一枪”。 [23:  Daisuke Kitade . Central Asia undergoing a remarkable transformation: Belt And Road Initative and intra regional cooperation. Global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Monthly Report，vol.8, 2019, pp.3. https://www.mitsui.com/mgssi/en/report/detail/__icsFiles/afieldfile/2019/08/27/1908e_kitade_e_1.pdf]  [24:  周明：《乌兹别克斯坦新政府与中亚地区一体化》，《俄罗斯研究》,2018年第3期。]  [25:  Paul G. Central Asia ready to move on without Russia. Eurasia Daily Monitor, vol.15,2018.] 

面对重启的中亚一体化，土库曼斯坦的策略更类似于“过程驱动型”，即根据一体化的性质与发展过程决定是否参与其中，并动态地修正相应的策略。在第一次中亚国家首脑会晤中，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总统并未直接出席会晤，而是选择间接参与其中，在明确会晤的议题、性质与目标后再做打算。事实上，首届中亚元首会晤所开启的中亚一体化起步较低，涉及的议题大多关于交通、通讯、环保领域，缺乏对“高政治议题”进行详细的顶层设计。此外，由于哈、吉两国已经加入欧亚经济联盟，表示“其外贸主权已经‘上交’给欧亚经济联盟最高理事会和政府间委员会，本身无法再与第三方签署任何关于有约束性质的贸易协定”[footnoteRef:26]，导致本次一体化在建立关税同盟上存在根本性障碍，更不必说建立超国家机构了。所以对土库曼斯坦而言，中亚一体化的重启是一个良好的契机：一来是此次中亚一体化起步较低，合作领域“广而不深”且不触及主权让渡问题，不会与本国的中立政策产生冲突；二来是一体化有利于中亚各国关系升温，消除中亚内部“碎片化”状态，利好本国的“复兴丝绸之路”发展战略。于是，在第一次中亚国家首脑会晤后，土库曼斯坦决定适当调整对外政策，“渐进”地参与一体化。 [26:  王聪：《低配版的“中亚一体化2.0”启动》，《世界知识》2018年第8期。] 

在2019年第二届中亚国家首脑会晤中，土库曼斯坦决意打破“政治孤立”，表明了参与此次中亚一体化的决心。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总统亲自出席了本次会议，还在会议期间为中亚一体化建言献策，支持建立区域内对话和讨论平台，提出了建立中亚商务委员会等切实建议。在土库曼斯坦的加入下，第二届中亚国家首脑会晤取得了实质性的扩展，中亚地区热点问题被不断纳入议题。有学者指出本次会晤象征着“中亚领导人正在重塑他们对该地区的愿景，从而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更广泛、更多样化的地缘政治主张。”[footnoteRef:27] [27:  Pravesh K. ‘Second consultative meeting’ of Central Asian leaders in Tashkent: A significant featureof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Central Asia，Vivekananda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https://www.vifindia.org/2019/december/09/second-consultative-meeting-of-central-asian-leaders-in-tashkent.] 

第二届中亚国家首脑会晤对地区合作产生了积极影响，进一步提升了土库曼斯坦对中亚一体化的良性认知。一年后土库曼斯坦还争取到了第三届中亚国家首脑会晤的主办权，希望通过本次会晤提升本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推动一体化良性发展。在第三次会晤中，中亚五国总统以及联合国秘书长中亚问题特别代表娜塔莉亚·盖尔曼出席会议并发表了《中亚国家元首联合声明》，[footnoteRef:28]各国通过谈判与协商的方式审议中亚地区发展的紧迫问题，包括地区安全与地区治理、新冠疫情防治、保证地区无核化、稳定阿富汗局势等，并努力推动元首峰会制度化。作为主办方的土库曼斯坦秉持“务实合作”的理念，将会晤重点集中于当前地区热点问题、加强政治互信与经济协助三个方面，促成中亚高层对话机制的建立，为中亚一体化的重启提供了“土库曼智慧”。 [28:  杨莉：《中亚元首峰会助力地区一体化》，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官网2021年8月19日，https://www.ciis.org.cn/yjcg/sspl/202108/t20210819_8099.html，上网时间2022年3月19日。] 

土库曼斯坦在三次中亚元首峰会中的外交实践具有重大意义，开创了土库曼斯坦参与中亚各国主导的一体化机制之先河。长期以来，土库曼斯坦始终将中立政策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础，对中亚一体化机制“置身事外”，也对中亚地区事务缺乏关注，以至于有学者提出土库曼斯坦的“中立”是自我强加的“工具”，目的在于使国家与国际发展阻隔开，以便维护国内政权的稳定。 因此，参与重启阶段的中亚一体化是土库曼斯坦地区策略的一次重要调整。一方面，它代表着土库曼斯坦为适应新的地区环境，在不违反国际条约或国际承诺的前提下适当弱化了“中立政策”的主导地位。在“尼亚佐夫时代”，土库曼斯坦的中立外交始终处于“至高地位”，导致国家的孤立色彩浓厚，而面对当今中亚各国关系的回暖以及中亚一体化带来的机遇，土库曼政府决意在维护中立原则的基础上淡化中立政策带来的孤立影响，以合作的姿态参与地区事务，改善国家的国际形象。另一方面，它还意味着土库曼斯坦正逐渐摆脱以往的“观察者”身份，努力向“中亚一体化的参与者”甚至是“决策者”迈进。中亚一体化重启后，土库曼斯坦逐步扩大地区整合力度，多次承办区域多边合作会议，利用主办方身份为中亚的经济合作、地区安全、环境治理、政治互信提供了新的方案，极大提升了土库曼斯坦在中亚事务中的影响力。
四、土库曼斯坦参与中亚一体化的前景与挑战
土库曼斯坦的参与为中亚一体化注入了全新的能量，开启了中亚五国联合发展、命运与共的全新篇章。但是，由于中亚一体化的动力缺陷与土库曼斯坦的内部原因，重启一体化之路必然面临着诸多现实挑战。
首先，重启后的中亚一体化政治动力缺失，经济马力不足，文化合力薄弱，在新冠疫情背景下一体化进程呈现放缓态势。西方学者施佩歇尔曾指出中亚一体化的政治动力远不如欧洲一体化：二战后的西欧由于畏惧苏联及其意识形态，凝结了强大的政治动力，而美国的经济援助（马歇尔计划）与军事保护（北约）则进一步推动欧洲走向经济联合。中亚一体化则不然，俄罗斯经济低迷使之不具备成为推动一体化的外部力量，中亚仅在伊斯兰极端势力等地区安全问题上存在共同威胁。[footnoteRef:29] [29:  Martin C Spechler.Regional cooperation in Central Asia.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vol.6, 2002, pp.46. https://sites.tufts.edu/praxis/files/2020/05/Spechler.pdf] 

在地区经济层面，中亚一体化主要存在三大制约因素。第一是各国经济的低互补性。由于中亚地区工业水平不高，又同是能源与矿石出产国，导致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较低。第二是各国经济的高差异性，通过图1可以观察到哈萨克斯坦是中亚最发达的国家，其GDP约占中亚国家总量的65%，经济上处于中游的土库曼斯坦仅占约10%，各国之间的经济体量差异巨大，且关税政策难以协调。同时，中亚五国各自发行了多种币种的货币（包括坚戈、索姆、马纳特等），且货币的币值相差甚远，不利于形成统一的中亚货币政策。第三是区域经济的高对外依赖性。2015年以来中亚整体的进出口占GDP比重超过了75%，表明中亚经济对外部有相当高的依赖，打击了中亚区域内经贸合作的积极性。而俄乌冲突期间西方对俄经济制裁也“殃及”中亚地区经济，致使中亚国家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地区产业链与供应链面临重构，使中亚经济整合“雪上加霜”[footnoteRef:30]。 [30:  邓浩,李天毅：《俄罗斯与中亚五国外长会释放新信号》，《世界知识》2022年第10期。] 

在地区文化层面，中亚地区宗教文化的区域整合力不高，不能为区域一体化提供统一的政治思想；各国国内相异的政治文化则阻碍了中亚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在民间，中亚学者缺乏区域一体化理论研究，民众缺乏“中亚认同”，这些因素都成为了中亚一体化的阻力。[footnoteRef:31] [31:  李超，曾向红：《试析文化因素对中亚一体化的影响》，《俄罗斯研究》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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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9-2016年中亚五国GDP比较
Fig.1  GDP comparison of fiv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from 2009 to 2016
 （资料来源：《中亚五国2016年经济金融形势分析及未来展望》，载于《金融发展评论》2017年第11期）

其次是土库曼斯坦的经济动能依旧不足，“渐进式”经济改革成效有限，能源贸易的支柱地位难以改变，国内产业难以与其余中亚四国形成优势互补。20世纪末，由于生产力的下降与贸易通道的阻塞，土库曼斯坦经历了长达7年（1991-1997）的经济衰退期，直至1998年才逐渐恢复。不同于俄罗斯采用的激进手段（即休克疗法），尼亚佐夫承诺采取温和渐进的改革方式推进市场经济与私有化，调整国内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如今土库曼斯坦正在系统地向市场经济过渡，在2019至2025年间致力于加快工业化和私有化进程。经过长期的改革，土库曼斯坦对外贸易结构取得了一定改善，但是天然气、石油的能源开发依旧是国内工业的龙头产业，在全国工业体系中居首。据俄罗斯《Arzuw》新闻网2021 年1月26日报道，2020年土库曼斯坦工业产值占GDP比例为27.8%，年内生产的工业产品总值逾590亿马纳特，其中能源产品占比40.0%，仍然居高不下。因此，土库曼斯坦目前无法成为拉动中亚经济一体化的“火车头”。
最后，土库曼斯坦的国内政权更迭为参与一体化事务带来不确定因素。2022年3月15日，根据土库曼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消息，国家副总理、民主党候选人谢尔达尔·别尔德穆哈梅多夫获得72.97%的选票，赢得总统选举。新总统谢尔达尔是第二任总统库尔班古力·别尔德穆哈梅多夫之子，曾在土库曼斯坦外交部、议会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仅从本次选举的结果来看，土库曼斯坦开了中亚国家之先河，成为首个以“父传子”家族继承模式实现政权更替的中亚国家，受到了来自外界的质疑与压力。宣布当选后，谢尔达尔总统暂未向外界透露其国家治理的具体政策目标，土库曼斯坦能否延续2019年以来对中亚一体化的高参与度暂时成为了未知数。
总之，土库曼斯坦通过国内经济改革与对外政策调整，成为中亚一体化建设的新力量，客观上为中亚地区的安全、稳定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是，土库曼斯坦的一体化策略也面临诸多现实挑战，其中最为突出的两点在于一体化前景问题与国内政权更迭问题。对于前者而言，中亚一体化能否从局部整合的初级阶段过渡到更高阶段的前景并不明朗，目前一体化纵向发展的合力仍不够强劲，建立关税同盟或其他超国家机制困难重重。对于后者而言，土库曼斯坦的政权更替使得外界对其一体化政策存疑，作为前总统的独子，谢尔达尔总统究竟是会继承先前的政策，还是改变一体化的参与方针？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谢尔达尔总统能够延续上一届政府的参与热情，那么土库曼斯坦将会是中亚一体化走向更高阶段中不可忽视的有生力量。

结论
本文通过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土库曼斯坦在参与中亚一体化过程中的态度变化与政策调整，总结出影响土库曼斯坦参与中亚一体化的核心问题主要有三方面，即中立原则与一体化机制是否冲突、土库曼斯坦的战略需求与一体化机制是否契合以及土库曼斯坦决策者对一体化的认知与态度。
通过研究，本文还探讨了土库曼斯坦参与中亚一体化面临的挑战。从宏观的角度上看，此次中亚一体化无论是整合力度还是机制建设，均远远低于1994年的第一次中亚一体化，在政治动力、经济马力、文化合力上仍有很大缺陷，属于一种“半垂直半水平型”的一体化模式，前景仍不明朗。从微观的角度出发，土库曼斯坦自身也存在许多短板，在一体化中发挥的能量有限。在短期内，土库曼斯坦国内经济改革效果有限，经济结构不够合理，难以成为拉动区域经济的引擎，而土库曼斯坦的政权交替更是为其一体化策略带来不确定因素。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存在一定不足之处，主要原因在于本文通过文献研究的方法梳理并总结了土库曼斯坦在中亚一体化不同阶段的策略，但是因土库曼斯坦公开的官方数据、文献与档案信息数量非常有限，致使本文的论据有所不足，结论有效性还需得到时间的验证。
    最后，本文对土库曼斯坦参与中亚一体化机制的解释框架可以为理解中立国家参与一体化机制的原因、限制、过程与影响提供一定视角。例如，对于如今俄乌冲突背景下瑞典、芬兰两大永久中立国纷纷选择加入北约、放弃中立的现象，本文的研究视角能否用于解释该案例也是值得研究的对象。





















Strategy and challenges for Turkmenist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Central Asia Integration
Xie Cheng

Abstract：After independence, Turkmenistan actively sought to become a "permanently neutral country", hoping to consolidate state power through a neutral foreign policy while bringing peace to Central Asia. While Turkmenistan pursues neutrality, other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are pushing Central Asian integration into practice. Based on national interests, neutral status and the decision of the supreme leader, Turkmenistan has formulated distinct participation policies at various stages of Central Asian integration, ensuring that the country is in a flexible position in the Central Asian region. However, due to the uncertain prospect of Central Asian integration, coupled with Turkmenistan's single economic structure and domestic regime change, it faces huge practical challenges when participating in Central Asian integration. If Turkmenistan can continue to maintain its participation, rationally adjust foreign policies and optimize economic reforms, it can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Central Asian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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